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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畲歌是记述历史的工具，是畲族自身教育的手段，是增强畲族内聚力的工具，是畲民社交工具

和文化资本，也是他们情感表达的主要载体。 畲歌在畲族历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对畲族文化的建构和繁荣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意义。保护和继承畲歌文化传统对

于重建和复制畲族传统文化之价值不可轻视。
关键词：畲歌；历史功能；承传

畲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 有着灿烂的
民族文化和多姿多彩的民俗传统。 畲歌就是畲
族民俗文化中最为璀璨的一朵奇葩。 在漫长的
历史迁徙和流变中， 畲歌一路陪伴畲民辗转迁
徙，渔猎田耕之际，畲民以歌代教，用自身敏锐
的视角和感悟，把对生活、生产、社会、自然的所
思所想的细腻情感融入到每一首动人的畲歌之

中，把畲歌洒遍田间地埂、山峦溪流、竹寮山寨，
于是“凡有畲客之处，必有畲歌”。爱歌、能歌、善
歌成为畲家人在他者眼中最靓丽的形象。 可以
说， 畲歌承载着畲民内心世界对于身处其间的
外部环境的独特精神体验和心灵感悟， 他们把
对人生和世界的认知和体悟，用精炼的语句，灵
动的旋律，精妙的展示在畲歌里，成了畲家文化
大河中一粒粒熠熠生辉的明珠。
但是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和畲民汉化速度的

加快， 畲歌的延续和展演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今天畲歌传统却在日渐式微,传承主体出现断
层问题,会唱畲歌的畲民逐渐变少且老龄化。 ”

面对这个令人遗憾的社会现实， 一些有责任心
的畲族文化研究者不禁发出 “那么是不是古老
甚至于看去似乎还显得有点简单或单调的民歌

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了呢? 它是否真的已
濒临‘寿终正寝’连保护的意义也已丧失殆尽了
呢?”的疑问。 [1]从这个问题出发，民族学者试图
借助新的研究成果， 在畲族走向现代化的历程
中，尽可能的复原和保护畲族传统文化，对畲歌
的保护提出了种种的设想和建议。毫无疑问，这
些努力是必要的，也是很有价值的，但是论者主
要是从畲歌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受的冲击这个视

角谈畲歌消逝， 而没有进一步深层次的探究畲
歌在漫长的历史延续中所发挥的功用， 而这些
历史的功能在现时又发生了怎样的转化或者被

替代，因此，论述也就不能从根本上揭示畲歌消
逝的缘由， 自然也就不会也不可能更好的对其
在新时代的功能和价值， 以及畲歌在新时期如
何保护和创新提出新的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笔者在这里认为要保护和创新畲歌， 就要先探

畲歌在历史上的功能

谢爱国

（宁德市畲族文化研究所，福建宁德 352100）

50



究和梳理一下畲歌在畲族繁衍的历史流变中，
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具有什么样的历史
功能。 那么畲歌究竟具有什么历史功能呢？
一、畲歌是记述历史的工具
畲歌是畲民记述畲族集体历史记忆和追述

历史源流的主要工具。 假如把不同时代的诗歌
汇聚起来，细读诗歌的内容，就会感觉是在认识
畲族的历史。众所周知，畲族在历史上是一个不
断迁徙的流动民族，生活场所的不断转变，使其
民族的历史记忆极有可能在不断地迁徙中弱

化， 对先祖的追述和自身源流的追忆就成了畲
民内心强烈的精神诉求和族群自觉。 但畲族又
是一个有语言无文字的民族， 对先祖的追忆不
能留在文本上供后人回顾， 只能借助于口耳相
传，而畲歌因为有着极美丽的旋律和韵味，朗朗
上口便于记忆和流传，于是，畲歌便天然的成为
了畲民记述历史的重要手段和方式。
畲族的史诗《高皇歌》，又称《盘王歌》，就是

畲族重要的歌谣， 也是畲民历史记忆的主要载
体，在这首歌中畲民怀着深厚的民族情感，用崇
敬的心缅怀自己的先祖盘瓠的丰功伟绩和创世

的艰辛， 但在史诗后半部却又在追忆自己家族
或宗族的历史与源流， 阐释宗族史上的迁徙历
程以及先祖对于后世的谆谆教导， 甚至有些是
为了维系畲族特色和家族信念而做的一些劝慰

和告诫。《高皇歌》从盘古造人讲到龙麒出世，唱
高辛帝挂榜招贤，龙麒杀敌有功回朝招亲，再唱
龙麒娶皇女、 金钟变身， 三姓由来以及住落潮
州。一路唱来追缅先祖龙麒，也把畲族的历史在
简短的唱词中推移了几千年， 借助亦真亦幻的
描述来追溯畲民心中遥远的记忆。 诚如袁珂先
生所言“神话传说，即使是经过整理之后神话传
说———之足为‘史影’，看来是具有道理的”。 [2]

在这首史诗里，龙麒也许是虚幻的，不是那
么真切或者可信， 龙麒不再是一个具体的真实
的历史个体， 而是一个模糊地但是却在畲民记
忆里享有崇高地位的民族符号或象征， 有类于
汉人的黄帝或周人的后稷， 既具有人性也具有
神性的特征。尽管史诗表述近于荒诞和神异，但
是透过这些文本的描述， 我们还是可以初步的

看出畲民在历史上跟汉人有过较为密切的接

触， 这里的神话是历史事件的描述而不是一个
具体人物的史实。 就是和皇族结亲或许所涉的
也是汉畲之间的联姻， 也许在历史上畲汉之间
并不像后世长期不相婚姻而只在畲家采用内婚

制。 就如金钟变身所述，也不是神话的故事，而
是畲民逐渐汉化的一种神话记述，“头是龙麒身
是人，要你皇帝女结亲”。 实际上所言畲民骨子
里还是深爱自己的文化而没有完全的被改造，
依然故我的保留着自己最真实的面目， 这种神
话的禁忌在这里轻描淡写但是却认真的传达了

畲民在试图接近汉人时那种微妙的心理， 既有
建功立业心理冲动， 也有不想被完全改造或者
不愿接受汉人急切想改造畲民的一种心理抵

制。 在这里龙麒娶三公主是一个民族的胜利，
也是民族的冲突而不是友好的记载， 倒是在很
大程度上像是昭君出塞或者文成公主入藏的感

受。“女大莫去嫁阜老，阜老翻脸就无情”就是这
种情形的最好注脚。
在史实后半部， 记述的内容突然由神话转

向现实，有些突兀。“广东路上是祖坟，进出蓝雷
盘子孙，京城人多难得食，送落潮州凤凰村。 ”
“山场来怒阜老争，因无纳税争不赢，朝里无亲
话难说，子孙无业奈怨你。 ”诗歌用怨尤的言语
记述了史上畲汉之间争夺田土和生存空间的斗

争，也显示了畲民的弱势和无奈，只有选择离开
物质丰裕的场地逃避到偏远的山林，过着“清闲
不管诸闲事，自种林场山无税”的生活。“广东路
上已多年，蓝雷三姓去做天，山高作田无米食，
赶落别处去做田。”“福建田土实是高，田土有肥
又有瘦”，“福建大利家连江， 古田罗源田土肥”
则又在记述畲族由广东由于生存的困难被迫迁

徙福建的历史场景。
通过对《高皇歌》的文本细读，我们这里看

到的毫无疑问是一部民族或家族的迁徙史，带
有抒情的笔调和怨尤的情绪。 古今中外各民族
莫不用诗歌来记述远古的历史。 史诗之所以称
为“史诗”,即因它从本质上来说乃是用诗体抒
写和记载的古代历史。如罗马的《荷马史诗》，印
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赫哲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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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依玛堪》，撒尼族史诗《阿诗玛》，藏族史诗
《格萨尔》、蒙古史诗《江格尔》等都是例证。就是
汉族，在先秦时代也用《诗经》作为记载历史的
工具。 论者证实“大雅”中的《文王》、《大明》、
《绵》、《生民》、《公刘》、《皇矣》 就是一组记述周
民历史的组诗 [3]，生动描写了周代先祖开疆拓
土，建功立业的历史伟绩。 跟畲族《高皇歌》一
样，这些史诗中也有神话的记述和描写，如周民
先祖后稷是其母“履帝武敏歆”而生，跟龙麒从
皇后耳中所出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种神异诚如
李泽厚先生所言 “是要说明作为本氏族祖先的
英雄人物具有不平凡的神异诞生和巨大的历史

使命”[4]。 田兆元先生也指出 “他们要借此凌压
殷人，为自己的王权争得正统的神学解释，周人
祭祀的这位远祖，其实并非远祖，其中的政治意
图十分明显”。 [5]这时神话的意义不在于真实的

记载历史的真实性， 而在于表达一种精神或者
世俗的诉求，不是史实，而是史情，是用隐晦语
言来反映真实的历史，事件或情节有虚构，但是
符合那个时代的实情，是一种文学的表达。
二、畲歌是畲族自身教育的手段
畲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 由于处于不断

的迁徙和流变状态， 文化相对于成熟的汉族来
说，比较滞后，有语言无文字，即有语言，也混合
杂糅了客家和苗瑶语系的一些语词， 于是有论
者甚至怀疑畲语并不存在。 [6] 没有文字并不是

说畲民不存在自己的文化， 更不能说没有自己
的教育形制。 历史上的畲族没有正规的学堂教
育，但并不是说畲族就没有自己的教育形式，其
民族文化的延续和创新是借助畲歌的习得来实

现。 以歌代教是畲族实现本民族文化教化的一
种重要手段。 畲族歌言的内容涉及历史、文化、
生产生活、社会交际、宗教礼仪、喜庆婚恋等，可
以说整个的涵盖了畲族生活的每一个场景和环

节。 学畲歌、唱畲歌就成了畲民接受民族文化，
学习生产生活的各种技能， 习得各种社会礼仪
和交际的主要途径和有效方式。
其实， 诗教是我国推行教育的古老手段，

孔子教育的六经《诗》、《书》、《礼》、《乐》、《易》、
《春秋》中《诗》列在首位，《诗经》本就是歌言，

是商周时期列国歌谣。 上古的统治者非常重视
民歌所反映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把采风作
为了解社会和民众情绪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措

施。 《国语》记载“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烈士献
诗，瞽献曲……是以行事不悖。 ”（《国语·周语
上》） 这里所说的诗、 曲就是民间的歌谣和歌
词。 孔子继承了这种教化方式，并且对诗教非
常重视，留下很多关于诗教的名言。 “诗，可以
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弥之事父，远之事
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 ”（《论语·阳货》））“不
学诗，无以言。 ”（《论语·季氏》）在孔子的思想
里，读《诗经》学歌言从大处可以懂得政治礼仪
和治国方略，也就是“弥之事父，远之事君”，从
小处可以学习生产生活的技能，也就是“多识
鸟兽草木之名”。 畲族也许是保存了更多的远
古的时代印记，或许是保留了更完整的古代诗
教的传统，因此长时间内一直保持着以歌为教
的传统教育模式。
在畲歌中对后代进行历史的教育， 是主要

的内容，前文已述。 除此之外，开展社会生产生
活技能的教育， 是保证生命延续和种族繁衍的
必要基础。 畲歌里有大量的歌言反映和记载了
畲民在长期生产和生活中对各种技艺的认知，
是畲民在艰难困苦的生存环境中历代积累下来

的知识的总结，是智慧的结晶。 如畲歌《一年三
条歌》 讲述一年十二个月畲民的劳作情况，《节
气歌》 强调不同时节农耕要掌握的技能和农作
物耕种的时令， 是一则通俗易懂有内容丰富的
畲族版《农政全书》。 此外还有《好柴出在石壁
山》，《坝头无水要去修》，《作田要做大丘田》，
《插秧歌》，《种薯歌》，《种芋歌》，《载苎歌》等等，
是畲民对各种农务劳作的形象生动的描述和记

载。 用歌言的方式在劳作或休憩之余， 相互传
唱， 使年轻人在潜移默化中对农耕技巧加以学
习和掌握。 而家教歌则是对畲民社交礼仪和传
统道德的教化。 如畲歌《二十四孝》就是用畲家
的语言来开展孝道的教化， 此中可见汉化的痕
迹， 其内容一致， 但是表现形式和汉族截然不
同。 《十劝堂前歌》称“七劝堂前是十四（妯娌），
家堂和顺莫相欺，有话也着思量讲，好话来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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眯眯。”[7]可见是促进家族和睦的伦理教化格言。
《教子十二时》则是对畲民幼子学习内容的具体
概括，也是立身处世的法则和仪礼；《添字恒言》
用汉字拆解的方式受习文字书写。不仅于此，还
有做人做事的礼仪和涵养教育， 《字歌警世》
便犹如汉族的 《增广贤文》， 畲歌 《劝郎行
善》、 《莫帮歹人做军师》、 《不能做事害兄
弟》、 《做人做事莫太过》 等都与此相类， 在
抑扬的曲调里用浅显的语句阐释为人处事的深

刻道理， 寓教于乐， 可以说是畲家独有的又行
之有效的教育形式。 因此说， 尽管畲民在建国
前鲜有大规模的学堂教育， 但是畲家自身的以
歌为教在开展畲族文化教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 具有重要的地位。
三、畲歌是增强畲族内聚力的工具
波兰汉学家吉慈托夫·高里考斯基所说“人

是一种社会存在。 每个人都会自我认同于某一
特定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可能是个很小的、也
可能是个很大的单元, 它可能是人们每天都要
与之接触的、一种现实的存在,也可能是一种在
时间和空间上与人们相距甚远的、潜在的、但本
质上又是真实的群体。 而且,人们往往同时自我
认同于若干群体———小家庭、 氏族内的同辈人
及氏族本身, 同时也认同于村落社群中的某一
代人,认同于某省或某国人,认同于某一宗教共
同体或某种文明。 这些认同都是以感情、态度、
意愿、‘归属’ 与被接纳的需求为基础的。 ”[8]人

生活在特定的场域和群体之中， 从一生下来就
要面对自我产生所在的社会的文化。 包含生产
方式、生活样态、语言、习俗、宗教、价值观念和
审美视角等等， 一致的文化样态把孤立的松散
的个体，像磁石一样的吸纳在一起，产生紧密的
聚合力量， 把具有一致性的情感认知和文化心
理的成员整合在一起， 成为一个区别于他者的
族群。 应该说，人的心灵是孤独的，都在寻求一
个归属，一个精神的共有的家园，寻根溯祖是人
类的共性。
在漫长的历史迁徙中，畲族一直把祖图，龙

杖和史诗《高皇歌》作为镇族之宝。 畲族在不断
的流徙中唱着《高皇歌》，守着祖图龙杖，寻求着

自我的心灵归属和价值认同。 可以说畲歌对增
强畲民凝聚力、促进其聚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音乐学者指出 “在当今复杂、 多元的社会关系
中 ,文化单元、民族乃至社会阶层和阶级、年龄
与性别群体, 都靠特定的曲目和表演风格来进
行认同……因为音乐能够生动体现社会结构与
价值观,甚至能描绘出一个基于共同的语言、血
缘、政治-经济利益和文化精神的‘想象社群’,
构筑局部与整体、男性与女性、传统与现代、自
我与集体等关系。 某种音乐还能进一步满足政
治需要，导致文化、政治上的认同”。 [9]一个民族

的音乐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 反映了
这个民族的观念和社会关系， 一个他者没有生
活在这个具体的场域和群落， 不能融入这个个
性的区别于外人的文化之中， 就不可能真正的
接纳和理解这个民族的音乐，应该说，特定的音
乐只对特定文化中的人有意义。“人是一种悬挂
在由他自己组成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 而我所
谓的文化就是这些意义之网”。 [10]“文化是指由
历史传递的, 体现在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式，
它是由各种象征性形式表达的概念系统， 人们
借助这些系统来交流、 维持并发展有关生活的
知识以及对待生活的态度。”畲族著名的歌手雷
志华曾说“民歌是文化的象征，是民族的符号，
畲歌如果消亡了， 就意味着这个民族精神的消
亡。 ”[11]畲歌可谓是漫长岁月里凝聚畲民精神的

粘合剂，是畲族的文化中最具有“象征符号”的
“形式表达”， 是畲民情感交流和社会交际的重
要手段。 它用自己独有的文化内涵构建了一个
富有神采的“意义之网”。
由于畲族是个弱势群体，受尽压迫，经历艰

辛的迁徙， 因而畲族亲身感受到要战胜和克服
天灾人祸，必须加强民族内部的团结互助。从每
首《高皇歌》中多条多句所提及的“盘蓝雷钟一
家亲， 都是广东一路人”，“盘蓝雷钟一路郎，亲
热和气何（好）思量”，“龙王开口话来真，蓝雷三
姓好结亲。 ”“蓝雷三姓共祖宗， 广东山上祖公
坟。 ”“蓝雷三姓好结亲，都是南京一路人，今日
三姓各地住，好（有）事照顾莫退身”，“有话莫去
通别人，团结互助要和气”等，都体现了这一团

53



结互助精神。 《甲子歌》唱道“盘蓝雷姓本一身,
姓钟招亲算半子,李吴也是自家人。 ”《盘王歌》
中也唱到“蓝雷三姓在广东，搬出外乡共祖宗，
山客四姓四散住，四处言语都相同。”“住在福建
好迁基，蓝雷钟姓多和气，你女养大我来定，我
女大来配分你。”在这样的话语和相同的曲调之
中，畲民在相互的唱和中，内心激荡着强烈的民
族情感和自我归属的心灵愿求， 遥远的神话记
忆和现实的利益联系， 把彼此相互分散的 “山
客”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无论走到那里，无论走
多远，只要听到畲歌，听到那熟悉的旋律和亲切
的歌言，每位畲民就找回了自己的根，找到了自
己的文化， 找到了自己民族的灵魂和价值的依
归。 “族群的形成依赖于共同的文化特性,那是
在特定的历史、 社会、 政治背景里发展起来的
……族群性概念的意义在于,承认历史、语言和
文化在构筑主观性和认同方面的地位。 ”[12]《荀
子·乐论》也指出“大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
免也，故人不能无乐。 ”“夫声乐入人也深，化人
也速。 ”“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
矣。”在荀子看来音乐能对人的情感产生巨大的
感染力，能够有效地建构个人的心理文化，能潜
移默化的“化人”，借助非概念性的乐音，在一个
情感相互激荡的场域内，使人的情感相通相融，
把相通的共有的情感和价值内化为相同的意志

和理性，达到“合同”的目的。 畲家人在闲暇之
余，聚在一起盘歌，不仅仅是一种娱乐和逗趣的
行为，更是一种文化的教育和心灵的建构，在音
乐的旋律中， 使人不知不觉的认同于自己所属
的文化和环境， 对这种乡音和曲调产生亲切感
和归属感， 把唱畲歌听畲歌作为自我身份认同
的一种方式，从而使族群产生巨大的凝聚力。用
恩格斯在《德国民间故事书》的一句话来概括，
就是“民间故事书还有这样的使命：同圣经一样
培养他的道德感。使他认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
权利，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唤起他对祖
国的爱。 ”[13]畲民就是用自己独有的语言方式，
讲述自己的故事，激发畲民对自己祖先的爱，对
自己民族的爱。
四、畲歌是一种社交工具和文化资本

唱畲歌在以往畲族生活中是一件非常普遍

的事情，无事不歌，无时不歌。凡有畲民处，皆得
闻畲歌。畲族唱畲歌自然也源自于巫风和劳作，
是在传统的宗族祭祀和劳动中， 抒发自我情感
和内心对社会和生活的体悟。 在没有完善的教
育形制的情况下，能唱多少畲歌，会多少曲调，
不仅仅是一个人掌握知识多寡的象征， 很大程
度上也是一个人社会适应能力强弱和社会阅历

丰富与否的一种体现。
在畲族的很多社会性交际场域， 畲歌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一个人在社
会交往中，也时刻面临能否唱好畲歌的考验。畲
族有个独特的民俗，叫拦路盘歌。一个畲民走入
另一个陌生的环境，面对陌生的群体，相互之间
接触的最初形式就是从畲歌开始的。 在以往交
通不便利，畲民社会交际比较狭窄的时代，人们
对于外来的人群天生具有一种新奇和敏感，能
否唱歌言就是族群认同的一种考验方式。当然，
这种方式也是彼此之间沟通感情， 相互交流和
展示才艺的机会。因此，出门者必须具有一定的
畲歌素养，至少有一个能歌善舞者陪伴，才能有
效地应付这种潜在的拷问。 如福安畲民会对陌
生人唱起《试探歌》，试探来者是否是自己人。 [14]

经过一番盘歌对唱， 相互之间确认都是畲民或
者彼此情感交融认可， 来访者就会受到热情的
招待，“主人马上就会把客人带回村， 尽管没有
亲戚关系，均予安排吃住。 ”[15]当然，这样的拦路
截唱更多的发生在男女青年之间， 这种对唱嬉
戏成了一种隐性的求偶手段。一般来说，男青年
会主动的挑起歌头，发出邀请或挑战，来引诱、
撩拨自己中意的女子。 比如，畲歌《路中等着单
对单》就唱道“路中等着单个娘，双手捉娘讲歌
言，讲的有缘郎欢喜，讲的无缘郎心酸”。 “隔山
唱歌听卖来不，隔村人仔难交情，你娘（对姑娘
的尊称）那若有真心意，歌言也会做媒人。 ” 畲
族青年男女就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来接近对

方，了解彼此，在相互唱和对答中进行心灵的碰
撞，以歌言为媒，产生爱情的火花。
不仅是在求偶和出门交际中畲歌是对族群

体认的工具，在一些主要的场合和仪式上，会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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畲歌的人也具有体面而受到乡民的尊重和肯

定。 畲民在劳作之余相互嬲歌，竞比“肚才”，而
一般能歌会唱的歌手都会获得来自本区域或者

族群内部人员的尊重和爱戴，因此畲民有“肚中
歌饱人相敬” 的说法。 在以畲歌传情达意的场
域，好的歌手往往会获得更多的礼遇和招待，获
取更多的社会资源。 “无歌莫上畲山岭，无本莫
走娘峒行”，“歌言唱好人相敬， 出门食宿也放
心”，“我是浙江你福州，人生唔熟讲来由，人情
客饭是小事，歌句唱条正收留。 ”就是对这种文
化想象的最好的解释。蓝雪菲老师指出“歌唱的
崇高地位固然通过嬲歌中杂歌的善唱与否给予

确定，而这种确定，并非一日之功，也非一‘面’
之词， 而是一种由历史所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
定势之使然。 ”[16]畲民善歌、爱歌，因此对善歌之
人也顺理成章的给予了更多的尊重和爱。 在一
些特殊的场合，“精通歌唱技能的畲族人， 自然
成为社会的理想角色， 展现的是社会公认的完
美行为模式”， 因此在社会交际中往往扮演着
“标准人” [17]的角色。 亲家伯就是这样的角色。
亲家伯必须是一个好的歌手， 而且精通畲家的
礼仪和规则， 能否用歌言应对各种突如其来的
考验是亲家伯角色面临的挑战。 亲家伯在婚礼
仪式上的绝好表现往往能够给自己赢得社会的

声望和物质的利益， 而一旦表演失仪或者不能
及时的智慧的对答，就会遭到羞辱或者嘲弄，甚
至被赶回家， 因此在畲族历史上还有关于亲家
伯角色的传说甚至演化为一种特定的仪礼形

式。 [18]一般来说，成功的亲家伯会得到来自男方
家庭给予的物质的报酬，诸如酒肉礼钱之类，这
时歌手所具有的表演才能以及歌言所代表的文

化符号就经由这种集体的展示在特定的场域内

转化为一种文化资本，并且参与文化场的竞争，
分享文化资本带来的经济资本。 就如布尔迪厄
所说 “语言资本是控制语言价格形塑机制的权
力, 这一权力使得价格塑形的法则以符合人有
利条件的方式运作, 进而以能够获取特定剩余
价值的方式运作。 ”也是由于这种物质利益、文
化资本和话语权力的竞争，使得社会文化人（这
里是歌手） 不断地学习提高， 推进文化的再生

产，借以巩固和争夺社会资源和话语权力。
五．畲歌是畲民情感表达的主要载体
我国是一个民歌传统悠久的国家， 古代的

诗集《诗经》中“风”就是各地的民歌。 古人就是
用民歌来展示民风民俗，表达民情，讽劝上层，
来推行教化。 “诗言志”是我国诗歌美学的第一
原理。《尚书》曰：“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
声。”最早提出诗歌是用来表达诗人的志向和情
趣。 《毛诗序》指出：“诗者，志之所在也，在心为
志，发言为诗。 ”闻一多先生指出“志有三个意
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 ”[19]除了用于在无

文字时代作为记忆的工具外， 诗歌还是表情达
意的主要手段。 《礼记·乐记》中指出：“乐者，音
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故歌之
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
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
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毛诗序》继承这种
观点和作诗传统，指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
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
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人通过诗
歌来抒情达意，“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
情性，以风其上”。在古代，《鲁诗》就明确指出诗
歌是人情志的流露。 《鲁诗》《驺虞》篇称：“及周
道衰微，礼义废弛，强凌弱，众暴寡，万民愁苦，
男怨于外，女伤于内，内外无主，内迫情性，外逼
礼仪，叹伤所说，而不逢时，于是援琴而歌。 ”[20]

这就是说内外交困和自我情性的抒发， 相互交
感成为民歌产生的根源， 也是民歌要表达的主
题。 《文心雕龙·明诗》说“诗者，持也，持人情
性。 ”唐人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阐释说：“诗
者，人志意之所适也。虽有所适，犹未发口，蕴藏
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 ”就是说
把人的情感用歌言表达出来， 这时候就是诗歌
了。 著名诗人白居易在 《策林六十九·采诗》中
说：“大凡人之处于事， 必动于情， 然后兴于嗟
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 ”当代著名美学
家陈望衡直接指出：“诗言志的正确解释理应
是：诗用来表达人的思想和情感的。 ”[21]

由上文可知歌曲作为一种重要的艺术表达

方式，是抒发歌者情感的载体，涵盖了歌者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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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其间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认知和理解，
也蕴含了歌者自身丰富的情感和思考。 畲民喜
歌爱歌善歌，一事一物，一情一景，畲民都能够
用自己的语言和方式， 借用歌言的形式来表达
他们细腻的观察和感悟。 畲民在漫长的历史衍
化中，文化迁徙流变，但是畲歌却一如既往的伴
陪着畲民走过一段段或艰辛或愉快的历程。 畲
族长期身处深山，远离以汉族为主体的社会，一
定程度上过着相对封闭和离群的生活。 日常的
劳作非常艰苦，崖居谷汲，耕田渔猎，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与清风明月为伴，与山花流泉为友，
秀美的风光和艰难的生活使得畲民内心对于人

生和社会有了不同于他者的独特的感受。 他们
借助歌言歌讴美丽的自然风光， 也用歌言来描
述自我的希冀、哀愁、喜悦、激动和爱恋。在劳作
之余，在竹寮老厝之畔，畲民或一人自娱自乐，
或者三五相聚，相互唱和对答，沟通交流，一者
比肚才，二者也抒发情志，增进情感。 因此论者
指出“畲歌不但具有独特的艺术手法，而且是风
俗习惯、喜怒哀乐思想感情的真实记录，是一部

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化的宝贵遗产。 ”[22]艰辛的劳

作和贫乏的文艺活动，使“他们（畲民）不得不进
行大量的口头创作，运用唱山歌的形式，来表达
和抒发自己的情感，以达到消除疲劳、排忧解愁
和自娱自乐的目的。 ”[23]畲民不受时间、空间、场
地的限制，也不受文化程度、年龄、性别的约束，
触景生情，睹物作歌，有感而发，即兴创作，出口
成歌。或高亢飘逸、或深沉沧桑，或婉转绵长，或
缠绵哀婉， 来展示自己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感情
生活以及对现实的感悟，“看到什么唱什么，唱
给大山听、唱给村民听、唱给自己听。 歌曲纯粹
是心的交流，真实情感的抒发。 ”[24]

总之， 畲歌在畲族历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畲族文化的建构和
繁荣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意义。 保护和继承畲
歌文化传统对于重建和复制畲族传统文化之价

值不可轻视，需要大量的学者，专家和畲族有识
之士的参与和支持，但是，新时期畲族的畲歌功
用也自然会发生一些异化和修正， 限于篇幅这
里不再论述，容后文再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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